
编辑：徐静 美编：陈明丽

□鲁先圣(壹点号：鲁先聖）

到了济南，不能不游秋柳园。
广州的朋友来济南游览，朋友是南

国著名的诗人，我自然推荐朋友去趵突
泉边造访李清照，去大明湖边拜谒辛弃
疾。大约是为了显示济南的厚重底蕴
吧，我没有先告诉朋友大明湖边还有一
个重要的文人王士祯。因为在我看来，
王士祯的名气没有前两位大，但是，他
给济南留下的故事比李辛两位曼妙，甚
至，他的故事更衬托出大明湖的诗意和
浪漫。

建造在趵突泉公园内的李清照纪念
馆，果然没有让广州的朋友触景生情，关
于李清照的故事大家知道太多了，他甚
至对李清照晚年在南方的凄凉境遇都如
数家珍。到了大明湖看辛弃疾，为这个爱
国诗人感动了一番之后，朋友问我：济南
还有更重要的文化人吗？

我微笑地看着朋友。我知道，不要
说是诗人，就是一个普通的游客，到了
陌生的地方也会这样发问。比如，去湖
南的凤凰，十之八九是奔着沈从文去
的；去浙江的绍兴，大多是奔着鲁迅先
生去的；而山东的曲阜就更有代表性
了，所有的人都是奔着孔子去的。

这个时候，我有些得意、有些狡黠
地引领朋友来到距离辛弃疾纪念馆不
远的一个所在，隐藏在大明湖东南岸怪
石烟柳之中的“秋柳含烟”石刻。诗人朋
友万分惊诧：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一
个这样诗意的名字？

我不语，引领朋友继续前行，烟柳

丛中，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出现在眼前
了。院子的牌匾上镌刻着苍劲有力的秋
柳园三字。

显然，朋友没有听说过秋柳园，我
的关子终于露面。秋柳园是为了纪念伟
大的诗人王士祯而建。王士祯是清初的
杰出诗人，他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
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代宗匠，
与朱彝尊并称。康熙时继钱谦益而主盟
诗坛。他从政之余勤于笔耕，一生著述
共计36种560多卷。王士祯23岁游历济
南，邀请在济南的文坛名士，集会于大
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赋秋柳诗四首，此
诗传开，大江南北一时和作的甚多，当
时被文坛称为秋柳诗社，从此闻名天
下。后人将大明湖东南岸一小巷名秋柳
园，指为王士祯咏秋柳处。

朋友从广州来济南几天，又去了几
处景点，但印象最深的是秋柳园。朋友
说，没想到在济南的大明湖岸边隐藏着
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真是来济南
的最大收获，因为对于辛弃疾和李清照
早已经熟悉，而关于王士祯和他的秋柳
诗社则一无所知。

我也深有同感。对于一个地方来说，
大楼、街道、公园基本都是一样的。而且，
那些建筑，不要说千年，又有哪一个可以
存在百年之久呢？百年之后，所有的建筑
都不复存在，但是，文化人在那里留下的
诗词歌赋，留下的曼妙故事，留下的文化
气息，却源远流长，亘古而弥新。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发现、珍藏、保
护文化的遗迹不仅仅是一种胸怀，更是
一种远见。

他们让这座城引以为荣

□安世音（壹点号：心湖积雪）

十一月，以清风暖阳为伴，我徜徉在
济南老城街巷。

街巷里还吹过古老的风，还是那一
轮古老的斜阳。后宰门街到了，曲水亭街
到了，这是我在济南的最后一站。其实，
我一直深信，老济南旧时明月般的风雅
一定在某个角落静默地等着我。

“东更道，西更道，王府池子二郎庙。
芙蓉街，西奎文，曲水亭街
后宰门……”现在，我寻到
了它。

像是走在老济南的
苍穹下，九曲碧水绕坊间，
忽然让人的心境都变得
淡然起来。甚至我都可以
用李白、杜甫的心境去体
味一下，走入“家家泉水，
户户垂杨”的老街深巷的
那种欣然，或者想和老残
心有灵犀的通灵一下，这

“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
果然比那江南风景更为有趣。

起凤桥街、曲水亭街，有酸蘸儿的卖
声，有芙蓉饼的香甜味，穿着汉服的小姐
妹手挽着手同游鞭指巷，林立的街铺是
市井烟火；后宰门街、曲水亭街、县西巷、
岱宗街、百花洲，溪水潺潺，古色古香。西
更道街街面干干净净，两边的房舍白墙
黑瓦，路面的条石很整齐，再走不远，就
有了一条东西向的小巷，西辕门街。

这才是满满的老济南韵味！
下午三点半，挂着围炉煮茶招牌的

小茶馆，安静得不起眼，有几个谈生意的
客人在翻看文件，名字叫“肆味”的小酒
馆，弹吉他的小乐队还没有来，曲水曦和
果茶店玻璃柜前做热饮的老板推开窗，
对着一洼碧水，夕阳正慢慢散去，眯着眼
睛在看野鸭子嬉戏。百年老院的屋舍下，
狭窄的胡同里，老济南们自家院门前摆
几只摇椅在闲话家常。架着老花眼镜的
老爷子，在靠窗的沙发上听电匣子。在路

边席地而坐的是年轻的恋人们，在他们
身后，路边一角的咖啡屋，木板墙上钉满
了那些济南老街名字的路牌。

不管在那个时代还是这个时代，属
于一个城市独有的灵性绝不肯轻易在另
一种演变里就范。这是最迷人的济南，有
人间烟火，也有梦中桃源。

我们的生活，还有生长的本质是什
么？也许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
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只要我们消除

执念，便可寂静安然。既为这
片土地留下向前的足迹，也
为这个时代留下见证的标
本。时间锋利，一代一代雕
刻，没有永远，但会有无数永
恒个瞬间。我们唯有共同记
录。

时光无涯，聚散有时。坐
上回程的动车，火车在疾速
行进，眼前的建筑物慢慢向
身后退去。我的一日之行短
暂，即将辞别济南。

想到那部王家卫的电影
《重庆森林》，曾一度也被我迷恋过，看过
十几遍，现在还能记得电影里有句台词：
每天你都有机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而
你或者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
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知己。只是，人
海茫茫，人生不是电影，大家都在各安天
命。小到个体，大到一个城市。我们与之
大多只是擦肩，没有故事。

但时间永远是个旁观者，任平湖烟
雨，岁月山河，让一座城、一个人融入时
间的滚滚长河，随着时间弥久归于清澈。

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尝试一种打开
济南的方式，或者说是如何选择文体去
记述它，游记、散文抑或随笔？直到我又
想起在济南城的那一日时光，那一汪汪
碧泉，流淌为溪，汇聚成河，恣意成湖，让
一座城源远流长，一时间释然。

其实，选择自然的表达远远高于
拘泥于形式。我也许只是想对它说：我
很喜欢。

我该如何表达济南
□李红伟（壹点号：五味杂陈在山中）

打记事起，每天清晨，剪子巷那青石
板铺成的街面上行走的都是扁担、水桶。

懵懵懂懂的人们睁开眼就去摸挑水的
扁担，别管是拖拉着鞋的还是披散着头发
的，一边走一边扒拉着眼屎，到西蜜脂泉去
挑水。为的是抢个早，晚了就得排队。

西蜜脂泉那青石条砌成的水池，极具
年代感。各家自己的桶是进不得的，有两三
把竹筒做成的舀子是公用的，只有它们才
可以下到那汩汩的泉中。

初升的太阳会透过关帝庙里葳蕤的树
木，洒下或明或暗的斑驳，为晨霭中满脸笑
意的人们镶上一抹金黄。

等从泉里打满了自家的两个桶，这才
算舒了口气；却又不急着离开，伸手从荷花
塘里掐来两张荷叶，极细心地盖在水桶上，
既卫生又少往外洒水，随后才大步流星或
袅袅婷婷消失在青石巷尽头，一同散开去
的还有那如纱的薄雾。回到家顺手把荷叶
撕扯两下，扔在熬稀饭的锅里，一锅清热解
暑的荷叶粥便成了。

老济南家家都有一个青釉水缸。开门
第一件事：挑满缸再说。

爷爷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所以父亲从不
去赶这个早，总是轻手轻脚地刮完脸、梳好
头，等朝霞映红了半边天，才从容地抄起扁
担，用右手扶了，左手牵着扎了俩犄角小辫的
我，顺着晨光流淌的青石板路奔西蜜脂泉去。

街坊们都已经挑水回来了，打铁的开
始夹炭生火，不打铁的则刚拔开蜂窝煤炉
子的风门，却都散发着刺鼻的硫黄味。匆匆
把烧水壶蹲到各式炉子上的人们才有空去
奔趟厕所，提着裤子、清着嗓子、扑扑踏踏

的脚步匆匆，走个对脸也顾不上说话，点着
头“啊啊”几声，算是打了招呼。

剪子巷这才算全醒过来，各种声音此
起彼伏，刷牙的干呕声、铲子炝锅时钻脑子
的声音，还有哪家妇人尖利的大嗓门叫二
妮起床上学的喊声。粗喉咙、细嗓子交织着
铁水桶的咣当声响成一片。那悦耳的铁锤
敲击铁砧时的叮当声，得在人们喝透了茶
以后才会传出来。

等我们挑着水进了家门，爷爷已经洗
漱完毕，坐在院里的圈椅上等着喝茶了。每
一天的开始都是一样的话：“这泉水，也就
是打解放了才到咱这小户人家喝，搁过去，
这都是大宅院里的达官贵人和茶楼戏院雅
座专用。”等一杯冒着热气、飘着雪白茉莉
花的泉水吮进嘴里，接下来便是那句：“莫
道脂甘能悦口，试将一饮胜天浆。”

剪子巷本就是一条水街，家家门前流
淌着清粼粼的泉水，就连铁匠铺里淬火用
的水池也都和这泉水相通，顶有名的剪子
王专门研究过，这条街出产的剪子菜刀为
什么锋快无比，从不上锈，用多久都光亮如
新，这淬火的泉水最关键。大家也都极认同
这个说法。

再早，因为近的缘故街坊们都在趵突
泉周边取水；好一点的自己家里大多有井。
更好喝的西蜜脂泉放开后，人们就舍弃了
老泉，奔西蜜了。远是远了点，最不济沏茶
的水也必须用西蜜的。

后来，剪子巷不再打铁做剪子，剪子王
的铁匠炉成了游客合影的打卡地；各家的井
也回填封了口，自来水通到了锅台边，也就
不再用挑水了，可心里依然怀念那剪子巷到
西蜜脂泉的路。“莫道泉小池水浅，烹茶煮饭
汲水便”。

从剪子巷到西蜜脂泉

朝山街的煮字生暖
□崔洪国（壹点号：风过林梢）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芰
荷丛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
里珠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飐。爱杀
江南！”这是元代散曲家张养浩描写江南水
乡美景的小令《水仙子·咏江南》。

张养浩是济南人，这首小令是我穿过朝
山街时在一家淮阳菜馆的招牌上见到的。说
的是江南，但想想放到济南也蛮合适。每天
早上，城外的黄河、城里的护城河也是照着
朦胧的烟霭，曾经的两岸也是
小城人家故事多；每天晚上，
各色各样的酒旗迎着风，也是
迎着夜光的灯在起舞飞扬。

很多煮字生暖的文字我
留给了宽厚里、芙蓉街和曲水
亭，这里我要细说一下我穿行
过无数次的朝山街。朝山街是
一条很济南的街巷，说是街
吧，被吉庆街、凤凰嘴街等短
短长长的小街巷连通着，说是
巷呢，又很宽展，还有K55路公
交车穿街而过，两边也是店铺
鳞次栉比，所以说街说巷都无啥大碍。

朝山街给我的是一种陌生的熟悉感，之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2010年到济南工作后，
最早熟悉的就是朝山街，每天都要经过。最
近，我有机会在青龙桥畔小住。房子虽小，但
温情依旧；光阴虽逝，但对沿途的那些风物
情感依旧。住下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去了朝
山街。夜晚的朝山街灯亮得早。那晚有个很
欣喜的发现，一条南北也就几百米长的朝山
街竟然荟萃了天南海北那么多的鲜美味道。
我有些百思不解。朝山街不像芙蓉街和宽厚
里声名远播，也不像泉城路两侧，汇聚南北
各种味道是理所当然。朝山街在很多人眼里
是一条默默无闻的老街，虽然也临着泺源大
街和泉城广场等重要商圈，但是比起芙蓉街
和宽厚里，并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看
着沿街那么多具有不同地域风味的特色小

店，我还是有些疑惑。
我一边走着，一边细数着那些饭馆和

店面，有哈尔滨春饼，有蜀兴龙火锅，有北
京烤鸭，有麻辣香锅，有本土的老济南四
合院，门两侧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
色半城湖”的门联。那家“老城老味”的餐
馆既有鲁菜也有川菜，还有一家老牌的

“老久把子肉”，是老济南的传统名吃店。
朝山街的美食美味多以鲁菜和川菜为主，
那家淮扬菜馆在朝山街和一条街巷的拐
角处，店面很特别，有了那首张元浩的小

令，就更加具有辨识度了。朝
山街北边靠近泺源大街的地
方，是一家胖胖螺蛳粉店，里
面坐满了人，人气正旺。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起来，
穿过护城河走到朝山街，一如
既往去寻觅城市闹中的那份
静，也试图去寻觅和发现朝山
街那么多美食美味的原因。那
天早上我还穿过了佛山街、凤
凰嘴街、吉庆街。衔接着朝山街
的这些街巷纵横交错，走到任
何一处都有曲径通幽之妙。朝

山街附近有很多的社区和小区，居住的老济
南人多；临着泺源大街和文化西路，就业创
业的年轻人多；附近还集聚了山大等高校，
那些莘莘学子和创业群体都是来自天南海
北，这样一想，朝山街汇聚了那么多的美食
美味也就不奇怪了。我心中豁然开朗，疑团
顿时解开了。几天后的晚上，我又经过朝山
街，果然看到很多年轻人坐在店里，或者牵
着手向着那些灯火闪烁的小店走去，更印证
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大美济南和天下泉城素以大美和天下
为人们流连忘返。去年的国庆和中秋，济南
好像还上榜了周边最愿意旅游和驻足的城
市，足见人们对济南的那份欢喜和挚爱。朝
山街、芙蓉街和宽厚里那些富有各地不同风
情和口味的美食美味，是这个城市更具海纳
百川品质的最好说明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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